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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周末，盘桓琐事，身不得脱，心不得放。幸于混沌中得《吴
世茫论坛》一书，急急翻阅，数阵大笑过后，浑身舒泰，只觉世间万
事皆可“拿来一笑”，那些忧郁的碎屑，正是最好的下酒菜。

这吴世茫吴老汉系出名门，创自画界圣手、文章鬼才、历史圈
活化石、名人圈活地图、朋友圈酷老头黄永玉黄老先生。不知诸君
是否会一本正经地问：“吴世茫是谁啊？”你笃定会收到一个憋着的
坏笑：“‘吴世茫’就是‘无事忙’啊！就是黄某某的顽皮化身啊！”记
得海棠诗社，各人皆有雅号，薛宝钗早为贾宝玉取了一个，唤作“无
事忙”。这吴老汉是否真是无事忙，只能请诸君自己翻开书来下个
判断了。

吴老汉看广告上“大师”天天有，要做个《大师论》；看电视生活
栏目讲如何剪指甲，要写个《如何剪指甲论》，并由此扯到做人的谦
逊；读神话故事，不去豆角架下听恋人悄悄话，偏要思考织女为什
么爱牛郎；老婆子买了条注水鱼，洋洋洒洒写下《鱼水遗篇》，隐喻
两位文化名人的浮沉命运；公交车上听人家售票员大喊“有没有没
有买票的没有？”因为断句的困惑一路想到各种广告、标语、方言、
谐音；旅游时听“仙人梳头”一类的象形景点，援笔写下《山是山，洞
是洞，树是树论》；人家盼了几十年才分到新居，他的乔迁之礼竟是
一篇《贺丁聪新居为大水所淹》……天下事，无一不要拿出来摆一
摆，论一论，或言社会现象，或品世态人情。

偏偏这老汉目光如炬，且以思考为乐，什么事都拿出王阳明“格”竹子的劲头来，总能
想他人之未想，让你不得不“哦哦哦”地佩服。织女爱牛郎，难道没有别的男士为仙女不平
吗？老汉一番绞尽脑汁，最终得出结论：“原来做人难在平常。”从爱情观直升入人生观，真
是妙语！《论画家和打屁股之辩证关系》，讲某画家经过一番经营，好不容易跻身名流，不想
却被索画大军弄得“活不得死不得”，遂以周郎打黄盖之喻，劝慰画家小兄弟于名利关系上
要看得开，得回答：“黄盖虽挨打，究竟一辈子只是一回，若朝朝升堂打屁股，铁盖亦打碎
矣！……怎吃得消？”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人情世故的裉节儿抓得稳准狠，堪称“抓马”大
师。再比如某名酒厂家，进京走动，各单位趋之若鹜，抢不到的沮丧直如丧父。吴老汉就
此事评价道：“一个人，一件东西，一尊神灵，往往都是人自己尊奉起来的。成为神的人就
会真的以为自己老早就具备让人们膜拜的条件了，而且慢慢地行使起决定人类命运的权
力来。原来虔心尊奉的那些人倒是非常心悦诚服地在继续天天念经，甘受决定。”瞧瞧，这
下，和《大师论》里的“馒头大师”“痔瘘大师”“拔牙大师，保证不疼，一元一颗”对应起来
了。敢情这吴世茫老汉是“腹黑大师”，眼里被风吹进了沙子，定要揉一揉，讲几句俏皮话，
戳戳风的心窝子。这敏锐劲儿，是打杂文前辈鲁迅先生那儿学来的吗？

要搁一平常人身上，有时候“思考”云云，要么流于浅薄，要么过于尖刻，可这吴世茫老
汉偏偏遍历世事，杂学旁收，无所不能，写起文章来就像孙悟空挥鞭，天马行空。《眉来眼去
论》，先说“文革”中难友间以目传信，内容丰富到几近脑电波交叉在一起嘶嘶作响；接着扯
到饭局，夹在商人朋友间，看他们眼目频传交换行业机密，被劝退位；又扯到隔壁大龄女青
年恋爱事宜，被一多事大嫂一嗓子点破“瞧，他们俩多好的一对儿”，一切都完了，饭是煮不
熟了；最后写到大陆和台湾以邮件“暗通款曲”，被某海外报纸作为“特大喜讯”公开。啧啧
啧，这一下“岂不是正在眉来眼去之间又让你把好事点破了？”结末告诫诸君，“遇上好事，
不要马上叫出声来，免得把人吓跑了”。这要是换个人来写，“眉来眼去”就只能是男女之
间的那点情愫和伎俩，到吴老汉手里，家事国事天下事竟然一勺烩。老汉这一生，过了我
们普通人几生，弱水三千，舀一勺就够我们眼花缭乱的了。

要问吴世茫老汉这一身范儿如何练就，建议留意一下“论坛”中如影随形的陈年家藏
“老妻”。上文把吴老汉夸得太好，已有打光棍之嫌疑。孰料世事茫茫，一物降一物，佳人
真让他给碰上了。杜甫诗云“老妻画纸为棋局”，这“老妻”叫起来确有几分瓷器、“敝帚自
珍”、包浆的顺手感。老妻好酒，每次饭前假仁假义摆好俩酒杯，杯中物却最终入一人肚
皮，老汉乐得为其打酒数十年，其飒其狡诈可见一斑，更有几个“优点”。其一，专治文艺人
士的矫情病。老汉欲效仿陈老莲黄子立在艺术呼应中赴黄泉如宴会，被老妻倾盆大雨之
狂怒讨伐，捏着擀面杖威胁：“你怎么死我都受得了，若再搞那种玩意儿，我可就饶不了你，
我就用棍子敲得你活转来！”其二，世事洞明，异想天开。老汉爱面子，被某旅游项目所骗，
丧财产几元，欲向老妻抱怨一番，得一顿毫不客气之揶揄：“你懂得什么叫旅游？钱要少了
那叫回娘家，串亲戚。旅游就是‘四两拨千斤’，就是‘挂曲蟮，钓龙王’，你自己迎上去怪
谁？”“听着！这个旅游嘛！要依着老娘意思，赚的钱怕不给它翻百番。”以下省略五千字，
诸君请大胆想象，什么把故宫木头拆了换成钢筋水泥，什么“孟姜女哭、笑、跳、骂四闹长
城”折子戏尽情想象。受老妻启发，吴老汉获得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捧杀比棒杀
更高明等诸多艺术感悟，这才有了《筹办〈死人报〉启示》《重建圆明园妙法》《贺某市举办

“蟋蟀大奖赛”》，诸文中妇女皆顶半边天。套用吴老汉邻居的话：“吓！瞧这老两口儿，又
吃又喝，又哭又笑，把自我折腾当玩意儿……”真是有其夫必有其妻，有其妻必有其夫。

林语堂当年推崇《浮生六记》中的芸娘为“中国文学史最可爱的女人”，他若认识了这
位世茫老弟之妻，不知会做何感想，至少会放下书生斯文哈哈地大笑一阵。如果诸君中有
如我一样八卦者，想知道理想中“有趣的灵魂”该得怎样的佳侣，不妨读读这本书。

若你以为吴老汉就是黄永玉老，可又只对了一半。笔者曾经有幸见过真身一面。席
间闲谈，不知为何谈到月亮，我未能免俗地问：“如果可以，您是不是也想去月亮上旅行？”
没想到黄老断然回道：“当然不去！耽误时间。”我心里耸然一惊。那无愁河上的浪荡汉
子，原来并不是天性爱闯荡，迫不得已而已；一路走来也不真是无愁河，只是不以为意，以
苦为乐、苦中作乐而已。真实世界的黄老汉是天底下顶顶老实的人，一分钟一分钟，凭自
己的双手愚公移山地开出条道来。《周礼》《楚辞》《庄子》《五灯会元》《瑜伽师地论》召之即
来，侯宝林的相声、绍兴的老戏、契科夫的短篇小说挥之即去。纵是天资聪颖，一个人也只
有一双眼睛、一对耳朵，夸人妙手偶得的同时，要多看看“妙手”背后的付出——上个月球
都嫌耽误时间！《黄永玉自述》中引用张岱《夜航船》中的故事，讲的是一艘夜航船载着一些
乡人，其中有位年轻秀才，自以为有学问，多占了一点地盘。一个老和尚也跟那些胆怯的
乡人缩在一道。几番话来话往，这秀才竟不知道澹台灭明是一个人，尧舜是两个人。这篇
自述的末尾，黄老写道：“这是个很好的教训。从年轻时代起，我就害怕有一对老和尚的脚
伸到我这边来。我总是处处小心。如今我也老了，却总是提不起胆量去请教坐在对面的
年轻秀才有关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学术问题。”这老和尚的脚就是“头悬梁锥刺股”的麻绳和
锥子，黄老被迫了一辈子，老了还惴惴不安，这不安背后是极大的敬意和谦逊。

席间还有一事令我印象深刻。黄老提起一件30年前旧事：“我开着摩托，见前面的车
斗里掉下来好大一块石头，横在路中间，危险得很，趁着红灯的时候，赶紧下来搬走。石头
很重，我一步步挪，好不容易挪到路边，绿灯亮了，交警冲我走过来了……”当时我并不能
领会这件事情的意义，直到看了这本杂文集。老汉虽然久居画斋作画，依然事事都要操操
心、插插嘴，横眉冷对少，嬉笑怒骂多，不是板着脸训人，不是光着膀子斗武，而是嘻嘻哈哈
间把你的武装解除了，戳一下你的心窝子，叫你醒一醒。

为什么要这样做？真的无事忙吗？在《输球有益论》一文中，黄老说他从女排姑娘身
上想到我们全中国人的道德远景。对了，就是“道德远景”这个说法。黄老正是为了这个
词，甘当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虽然没有他那样的肌肉，但有他那样的心愿。

最后，愿读者诸君跟我一样喜欢这本《吴世茫论坛》。

《婚殇》
□叶 辛

第一章

一般说来，沈立平不会为窗外的一点声音受到
干扰，遛狗女子的说话声，对面楼里二次装修的敲
打声，站在楼下草坪旁叽叽喳喳的议论声，都不会
打断她的思路。

可是这会儿，楼底下惊惊乍乍的声浪，却一下
子引起了她的关注，她不由得捧着打开的书本，侧
耳倾听起来。

“这是真的吗？秦勇死了！”
“真的，他那么有名，谁敢造他的谣？殡仪馆的

车子，刚把他的尸体拉出绿茵花苑。”
“可惜了，他还年轻啊！听说才41岁。”
“他六楼上那套复式的大房子，又宽敞又豪华，

不晓得会怎么处理？”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总归会有直系的亲属来

继承的。”
“这人也怪，除了名气大，很少看见他有家里

人。”
“标标准准的当代钻石王老五，没听说他是有

名的光棍汉嘛！很多小姑娘心中的偶像啊！”
“说他信奉独身主义！”
“骗人的吧！进出车库的他那辆豪车里，经常

有漂亮女孩随他进出的。”
“那是他玩玩的呀！反正听说他未婚，是真

的。”
“对了，李家姆妈，你是居委会调解委员，你了

解情况，你给我们讲详细一点。是不是派出所来验
过尸？”

“来的。派出所对他的猝死很重视，请来了专
业人员，验过尸，认定他是隐形心脏病突发猝死，请
他的直系亲属签了字，才叫殡仪馆车子来的。前后
拖了三天。”

沈立平没有站到窗前去朝下面楼前的空道上
张望，但仅凭声音，她也听出来了，这必然是调解委
员李家姆妈了，她用这么肯定的语气说话，一定都
是实际的情况。

“真是可惜，赚那么多的钞票，有什么用。”
“当代社会，猝死也是时有发生的事，不稀奇！”
“让人不明白的是，房子、车子、票子，秦勇都

有，他为啥不找个女人结婚成亲？”
“这你就不懂了！这是新潮。”
“我们绿茵花苑里的住户，大龄姑娘，社会上称

之‘剩女’的，还少吗？”
……
人们又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了。
四楼上的沈立平，本来只是好奇地倾听着绿茵

花苑小区里一条不大不小的社会新闻，想不动声色
地留神一下小区女子们的反应。不知为啥，听到这
儿，她的脸色潮红起来，而颊上微微地发热、发烫，
心房也随之跳荡得剧烈起来，不敢再听下去。

沈立平年方二十九，她承认自己年龄不小了，
也可以归入大龄姑娘的行列。但她又不急，在她生
活的大环境里，这样的女子还少吗？可以说比比皆
是。正像小区里那些爱传播各种各样流言蜚语的
女人们说的一样，在绿茵花苑小区里，就有不少“剩
女”。沈立平周边，还聚有六七个这样的姐妹呢，她
们时不时地，会在她购下的五区那套两室一厅的套
房里聚一聚呢。

只不过，近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小聚
暂别了。

而她就职的文史所，在所里的十来个双硕士、
博士组成的姑娘中，她不到30岁的年纪，只能称之
为小妹妹。她们这一拨矢志不渝、一心做学问的姐
妹中，最大的一个已经年过四十，三十六七岁的，还
有好几个。三十出头的，正是活得滋润的样子，看
她们悠闲自在、欢乐不绝的模样，一副还想痛快地
玩几年的模样。沈立平只不过二十九，在她们中
间，真的还属小字辈。

不过她内心深处是明白的，她的年龄不小了。
同样地，小区里，社会上，像她这样的女子，怀

里抱着孩子的、推着童车的，找到了如意郎君过着
其乐融融的三口之家日子的，更是极为普遍。

故而几句闲言碎语，就触动了她敏感的心境，
引得她心跳加剧，脸色潮红。

幸好她一个人坐在屋里读书，父母是不会进来
打搅她的。

在他们嘴里，立平是在专心做学问，钻研问题。
但是沈立平敏锐地觉察到，小区里出了这么

大一桩意外猝死的人命案，死者又是秦勇这样圈
住无数粉丝的著名歌星，在人们茶余饭后纷纷言
说的同时，父母也会有意无意给她提及这个敏感
的择偶话题。

她得拼命克制自己，不要对关心她、悉心爱护
宝贝她的父母发脾气。

最搞笑的是，文史所新来的所长，在两个月时
间的调研以后，充分听取了所里科研人员的意见，
给他们青年学术沙龙定下的课题是当代城市青年
的婚恋。

题目刚从所长嘴里讲出来，就逗起全场一阵哄
堂大笑，所有的笑声都是从所里男青年身上发出来
的。他们开心地、放肆地笑得前俯后仰，一边笑一
边还拿眼睛不时有意无意地瞟向姑娘们。姑娘们
没憋住，随之跟着笑起来。可男女之间的大笑声，
含义却是不一样的。

文史所的男青年科研人员，清一色都是年轻有
为的学者，大多数已婚，即使没有成家，也都找定了
对象，在准备结婚，故而和以“剩女”为主的大龄姑
娘们形成了显著的反差。

突然爆发的笑声笑得五十出头的所长直觉得
莫名其妙，一脸困惑。他显然以为自己是不是讲错
了什么，或者是服饰外貌出了啥小瑕疵，瞪大双眼
扫视着二三十个青年科研人员。

所长和青年科研人员定下的课题，显然经过了
深思熟虑。笑声平息下来，他一本正经地出了好几
个题目，诸如：多元的恋爱形式是泛爱吗？婚姻是
幸福的港湾还是牢笼？自由和放纵的关系是什么
样的？成功的婚姻家庭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等
等，等等，亏他能想出这么多的题目来。

所长还振振有词地说，文史所是上海大环境里

的一个文化机构，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不
能钻进象牙塔里，一心只读圣贤书，也要抽出时间
观照现实，发出文史所应该有的声音，这声音还得
是有水平、有独到见解、给人以启示的。

别说所长出的课题引来哄笑，事后还真起到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不仅她们十来个大龄
姑娘，就连已婚的男青年科研骨干，也都在短短两
周之内，纷纷报来了选题，题目广泛得令“剩女”们
不敢小觑，真亏这帮以斯文著称的书生想得出来：

婚姻会伤人吗？
迷情的外遇心理背景
有无心理异常的男子和女性
传统婚姻观念与幸福
贞操和婚前性行为的悖论
牵手和分手之间
爱有迷惘期吗？
……
沈立平也是花了点心思投入到这一课题的思

考之中的，但她得承认，她初拟的《初恋期心理考
察》这一选题，和文史所其他研究人员的选题相比，
未免逊色了一点。

各自的选题报出来，在青年科研沙龙每月碰头
会上互相一见面，大龄姑娘们就惊叫起来：哈呀，简
直弹眼落睛，论文没写出来，光是看看这些题目，编
成一本书，稍微读过点书的男女青年就想看。

姑娘们这才有点佩服新来的所长。这位所长
是全国有名的小说家，一来到所里就说，要让文史
所发出自己的学术之声，不是一般的钻研成果，而
是社会各界人士都会关注的学术上有水平的声音。

这话一传开就被姑娘们瞧不起，说真是外行领
导内行。一个写小说的，懂什么学术。学术本就是
深奥难懂的，否则怎么评职称叫研究员、副研究员，
研究研究，就要潜得下心来，十年磨一剑，沉得住
气，拿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私底下嘻嘻哈哈地把新所长调侃一个够，可到
了碰头会上，各人还是拿出了经过思考的选题，既
然所长提倡，所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又一致通过，
所里要把此作为重点课题来抓，政策资金都会朝这
个课题倾斜，那么当然该认真对待啰。

从每个人报出的选题，看得出没有什么水分和
敷衍的意思。

相比之下，沈立平原来想报的选题就太“平”了
一点儿。她只得说，自己还没想好，下一回再报吧。

碰头会之后，课题传出去，社会学所大感兴趣，
甚至传出了想同文史所共同完成这一课题的提
议。连出版社都听说了，表示论文汇集以后，他们
愿意出版，共同做好宣传向读书界推介。

这就更使得沈立平重视起来，她和绿茵花苑小
区里的姐妹们多次交谈，阅读、浏览相关书籍，还放
下架子，开出证明，去婚介所、婚姻登记部门做了调
研，逐步形成了一个自认为不比文史所已报选题差
的题目：

未婚女子的“暗恋”情结
她起先想的题目更简洁一点：
少女的暗恋情结
后来想想，自己都已踏进29岁门槛，再用这个

题目，未免狭窄了一些，才定下“未婚女子”四个字，
宽泛些，也更符合今天的生活实际。

与其说这个选题是经过充分调研、阅读、比照
想出来的，不如说是沈立平自己内心世界的写照。

今天下午她趁着情绪、精神状态都好，正在把
选题细化成诸如“暗恋的形成”“暗恋的表现形式”

“暗恋对少女情爱造成的影响”等等，她觉得这一选
题不但会写出一定的质量，还讲出了她深埋于心中
的话，可以说是“渐入佳境”。

没想到，小区楼下传来的一番议论和嘈杂之
声，不仅仅打断了她的思路，还使她脸红心跳，叩击
到了她心灵上的秘密。

沈立平作为29岁的未婚女子，也是有过暗恋
对象的。

而她暗恋过的第一个男子，恰恰是至今没对过
话的秦勇。

今天忽报猝死的明星级歌手。
不过这个暗恋的过程很短暂，只是在听闻著

名歌星秦勇就住在绿茵花苑的一套房里之后。到
听说秦勇虽然目前仍是单身，但他却从来不拒女
色，相反他出入绿茵花苑小区时，豪车里身旁总有
一个，有时甚至不止一个花枝招展的姑娘时，沈立
平心目中幻化过的种种暗恋的画面，瞬间就如肥

皂泡似的破灭了。尤其是有一回，她恰好要步出
小区，一眼见到秦勇驾驶的兰博基尼上，坐着一位
浓妆艳抹的妖娆女子，那“暗恋”的痕迹更是被抹
得一干二净。

甚至在以后想起来，沈立平都会在内心深处嘲
笑自己，怎么会暗恋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男子。

她暗恋第二个男人，是最近才有的事。这个人
就是新上任不久的所长。

如同她曾经暗恋过秦勇，深埋在心底从不示人
一样，察觉自己暗恋上了新所长，从一开始沈立平
就知道，是绝不可能对任何人吐露一个字的。

那时候她还完全没有见过他。是在听说了他
即将出任文史所所长以后，她在网上只想了解一下
新所长是何许人，什么路数，把他的名字一输入，简
单一搜索，竟然有150多万粉丝！

事前她知道新所长是个名作家，万万没有想
到，他也像歌星一样圈粉无数。稍一多按几个键，
电脑屏幕上还出现了新所长照片。噢，原来前些
年，上海的画报出版社，给这位即将上任的所长出
过一本类似写真集的集子，集子名为《文学的足
迹》，除了收录新所长的文学小传，还依照文学小传
的顺序，配上了新所长人生各个时期的照片。

既然打开了，沈立平就不妨多看几眼，就是在
看到新所长读小学时一张戴着红领巾的照片时，沈
立平不由得喃喃自语：

“真可爱的小男孩。”
好在是自言自语，没任何人听见。但这却是沈

立平的心声。就是在这一刹那的时间里，沈立平脑
子里掠过一个念头，如果这小男孩和我在一个班
里，长大了我会爱上他的。

暗恋的情愫，严格地说就是在那一瞬间产生
的。

说心里话，脑际掠过这个念头时，沈立平的脸
颊都热乎乎的了。

好在这只是暗恋。
这之后沈立平在书店里看见了一本新所长的

小说，不是所长名声响遍全国的代表作，只是一本
小说。本着读一下看看新所长真正水平的想法，沈
立平买下了这本小说。

这和她以往的做法不一样，以往她在书店看到
一本书，记下名字，她会先去图书馆借来读，觉得有
价值，她才去买来。要不，塞得满满的书橱，真得腾
一下才有地方放了。妈妈还老说，你现在安定了，
除了做学问、写文章、写书，也得考虑点其他的事，
想想个人问题了。你趁空理一下，不需要的书，我
拿去捐给街道的图书馆。

没想到，一读新所长这本写内地农村的书，沈
立平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不是喜欢小说的故事、人
物、情节，她爱上的是作者的写法，比如他形容河流
时，说远远地流过来的溪水，是有脾气的，春风泛滥
时，平时性格温顺的流水发脾气了；又比如说他写
山野，也不像其他人写什么空旷、苍凉，他写的是山
野凉了、热腾腾地有温度；还有他写季节的转换，不
描绘大自然，他说的是翻身了。春天翻了个身，夏
天来了。脚下的泥巴，在他的眼里同样是活生生
的，摸着是有感觉的。

从未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沈立平，读着反而觉
得有一种新鲜的感觉。所长说他是上海人，沈立平
不知道他这些奇妙的又有些奇怪的感觉是怎么来
的。这使得她意识到，所长能够全国有名，是有一
点他的才华的。那种暗恋的情愫似乎又在看到照
片的一刹那间加码了。

及至新所长走马上任，并宣布要在头两个月时
间，和全所每个人谈一次话，做一番调研，轮到沈立
平时，暗恋的情愫又一次加码了。

其实谈话进行得十分平淡，也相当平静。沈立
平和所长隔着一张大写字台，相对而坐。沈立平有
一丁点儿拘谨和不安，她不晓得所长看出来了没
有。全所五六十个人，轮到沈立平和所长交流时，
已经有不少人和所长谈过，也还有不少人说：办公
室没通知我呢！沈立平觉得，自己该是排在不前不
后、中不溜儿的吧。

所长显得很随意，办公室佟主任沏了一杯六安
瓜片茶来，郑重其事地把沈立平正式介绍给所长，
说她是年轻有为的博士，是大学文科毕业以后，读
的在职博士，也就是说她有工作经历，又钻研学问，
现在是所里出众的副研究员。根据她的成就，不少
人都说她可以报研究员职称了。

沈立平用一个甜甜的微笑感谢佟主任的介绍，
然后把目光投向所长。不知道所长看出来了没有，
为这一次谈话，沈立平穿了一身出国学术访问时的
套装。人们说，她穿上了这一身，给人一种焕然一
新的感觉。

所长要是看出来了，那就糟了。坐到所长面
前，她陡然感到，不该穿得如此隆重。

掠过这一念头的同时，她的脸颊上热乎乎的，
心中有些不安。她是很容易害羞、很容易脸红的。

若是这当儿，脸色再一泛红，那就太糟糕了。
幸好所长显得很自在，在沈立平眼里甚至觉得

他有点心不在焉、例行公事一般。
替他想想，也是啊！他要同五六十位同事个个

都谈，不腻味、不厌烦吗？
所长先请她品茶，说六安瓜片是名茶，佟主任

对谈话调研很重视，特意去购来上好的瓜片。当沈
立平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以后，所长让她随意聊聊，
近期她的钻研方向，以及对所里工作特别是青年沙
龙的科研，有什么建议和批评，不满意的地方也可
以讲讲。并且还特意说，她个人在学术研究上，还
有啥要求，同样可以提出来。

这些开场白，沈立平在谈话之前就了解过了。
先和所长谈的几个人，事后都这么告诉她，让她放
松些，想说啥就说啥，提点非分的要求也可以。

老生常谈的话让沈立平听得走神了，她双眼睁
得大大的，目不转睛礼貌地盯着所长的两片嘴唇在
动，耳朵里却没听清所长具体在讲什么，而是鬼使
神差地跳出一个念头。成年以来，十七八岁成为大
姑娘以来，她还是第一次单独地和一个成年男子面
对面坐着，况且这还是一个她怀有好感的男子、她
期盼过交谈的男子，尽管他已经五十出头了。

（摘自《婚殇》，叶辛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8
月出版）


